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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总要归根

曾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
老英雄蔡兴海告诉记者，有一次
他作为副班长带领战士们去守一
个阵地，到了之后发现阵地上有
不少上一轮守阵地的志愿军战士
的遗体。可是战事紧急，他们来
不及将遗体运到安全地带。

“不处理尸体，防碍我们修工
事。于是我们把遗体抬到了附近
的弹坑里埋了。”蔡兴海说。一边
抬，他嘴里一边念叨：“战友，对不
起。你们的任务是守阵地，我们
还要继续坚守，不能把你们送下
山。你们牺牲了，却落不下一个
完整的遗体……”这些遗体后来
怎么样了？他也不知道。

志愿军老英雄萧模林告诉记
者，他曾随部队涉水强渡今韩国
江原道境内的照阳江（又译昭阳
江）。水流很急，水位可达脖子位
置。渡江过程中，能看到一具具
志愿军步兵战士遗体在江上漂浮
着，顺流而下。

由于有任务在身，战士们没
能及时打捞这些遗体并妥善安
置。这些遗体最后怎么样了？萧
模林也无从知晓。当时战士们暗
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烈士们报仇
雪恨。最终，志愿军赢得了伟大
胜利。

1953年7月，战争双方签署
《朝鲜停战协定》，其中第二条规
定：“在埋葬地点见于记载并查明
坟墓确实存在的情况下，准许对
方的墓地注册人员在本停战协定
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进入其军事
控制下的朝鲜地区，以便前往此
等坟墓的所在地，掘出并运走该
方已死的军事人员，包括已死的
战俘的尸体。”

1953年9月，志愿军政治部
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向各部队下达
了进入我方非军事区及敌方非军
事区搬运烈士遗骸的指示。

1954年9月1日，交战双方阵
亡人员遗体的首次交换在板门店
附近的东场里非军事区进行。中
朝将200具对方阵亡人员的遗骸
移交给对方。我方共收到600具
遗骸，其中100具是志愿军烈士
遗骸。

“整个交接工作都是在宁静
肃穆的气氛下进行的，既没有一
年前交接战俘时的那种喧嚣与现
场控诉的场面，也少见蜂拥而来
的记者采访。出于礼貌，我方还
为对方运送尸体的工作人员与卡
车司机设置了一个休息帐篷，里

面摆了香烟和饮料。”志愿军老战
士孙佑武回忆道。

“对照我方处理遗骸的做法，
敌方有好几处是不如我们的。例
如：装运尸体的袋子，我方是用防
水的军用雨布做成的，而对方用
的却是纸袋。这一比较，就仿佛
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让对方感到
自愧不如。因此，从第二天的交
接工作开始，对方也仿效我们的
做法，将其装尸袋改为胶布袋
子。”孙佑武说。

交接工作持续了近1个月，于
当年9月底告一段落。所谓“联合
国军”方面送还的志愿军遗体共1
万余具，当时都掩埋在了位于开
城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巨大
地下墓穴中。

此后，陆续有少量志愿军烈
士遗骸被发现，并移交我方。
1981年至1997年，曾有43具志愿
军遗骸经朝鲜交给中国。

2013年6月底，时任韩国总
统朴槿惠访华时向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提议，将送还360具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刘延
东表示感谢，并称落叶总要归根，
即使走得再远，也要回到祖国。

2014年3月28日，首批437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

把大炮当枪使

7 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19765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为胜利赢得了主动，
也激励战友们更加英勇作战。

“有敌机！大家做好防空准
备！”警戒人员大喊。

当时临近中午，一阵隆隆的
巨响笼罩了阵地。凭借多年作战
经验，时任志愿军第38军炮兵团
2营5连代理指导员的萧模林觉
得不太对头，这似乎不是飞机的
声音。

他趴在地上，用耳朵贴着地
听，感受到大地的颤抖。他又插
上一根木棍，发现木棍剧烈摇晃。
他判定，这个声音不是来自天上，
而是地面！这不是飞机，而是敌
人的坦克，距离我方阵地只有两
三公里了。

果然，没过多久，美军一个团
以6辆坦克开路，步兵分乘卡车紧
随其后，沿密林间的公路，气势汹
汹地向我团阵地扑来。萧模林把
大拇指往前一伸，根据侦察技巧，
测出敌人距离我炮兵阵地约
600米。

这下麻烦了。“炮兵团的三八
式野炮射程9公里，九〇式野炮射
程14公里，而且炮弹的轨迹是抛
物线，这么近的距离，怎么打？”萧
模林向记者回忆道。

还有一个问题。通常，志愿
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可眼下
只有炮兵。野战炮是陆军重要的
远距离火力支援兵器，个头大、分
量重，必须用大量骡马或者机动
车辆拖曳，如果没有步兵的掩护，
几乎没有防御能力。

“1951年夏，第五次战役第
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命
令我们配合志愿军第60军180师
到金化南阻击敌人。当我们到达
预定位置时，却发生了一个极大
的意外——— 180师受到敌人围堵
不能按时到达。没有了步兵的掩
护，我们团的24门野战大炮时刻
处于危险之中。”萧模林说。

萧模林决定，把大炮放平，当
枪使！他命令部队调整炮口，直
瞄前方500米，所有火炮齐发！
敌人还没回过神来，打头的坦克
就被击毁，一下横在了路中央，堵
住了敌军前进的道路。

“这下进退两难的变成他们
了！敌人呼叫空中支援和远程火
炮支援，陆续发起10余次进攻，
都被我们击退。这次战斗，我们
创下了炮兵部队单独歼敌1000
余人的纪录，而我方只伤亡10余
人。”萧模林说。

这场战斗后来作为经典战例
被收进了解放军炮兵某师军事
教材。

“空中拼刺刀”

1951年1月，在武汉读高二
的陶伟参加了空军，成为一名飞
行学员，当时还不到17岁。

1953年5月17日，志愿军8架
飞机升空，与敌人20架飞机展开
较量。陶伟掩护长机击落一架敌
机后，开始返航。

志愿军的米格-15飞机装载
的油不多，能飞的距离有限，只能
在朝鲜北部活动，保护鸭绿江大
桥和发电厂等设施，不能长时间
和敌机周旋。

而美国的F-86“佩刀”战斗
机个头大，装油多，速度快，是当
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能飞比
较远的距离。

这次，陶伟在掩护长机返航
过程中，就遭到两架F-86敌机的
跟踪追击，陶伟和长机几次摆脱
都没成功。

“他们的时速是1090公里，
我们是1076公里，相差14公里。
一小时14公里，一分钟就是200
多米，所以每次作战术动作摆脱
他们，他们三四分钟就能追上我
们。”陶伟说。

得想个办法。作为僚机驾驶
员，陶伟想做出先向外转弯而后
再回转的“S”形动作，支援长机。

10天前，他和长机也曾被尾
随，当时敌机是冲着陶伟的僚机
去的，长机就往外转弯，但转的角
度小了，回来的时候，距离敌机很
近，也就是没有飞到敌机后面，对
敌机构不成威胁，这样就很被动。

这一次，陶伟在外转时有意
把角度转大一点，飞出去的距离
远一些，这样回来时，正好飞到敌
机后方，敌机成了陶伟瞄准的
目标。

遗憾的是，在陶伟转出时，敌
机突然开火，长机被敌机击落，只
剩陶伟孤军奋战。

他正要为长机报仇时，敌机
突然放出减速板，来了个“空中急
刹车”，企图让陶伟的飞机冲到前
面去，成为靶机。前方敌机迅速
向自己逼近，陶伟本能地把飞机
向上拉起来，打算做一个360度
的向左滚转动作。

但是，如果等飞机回到正位，
可能就真的成了敌人的靶子。陶
伟抓住千钧一发之机，在飞机滚
转了大约180度时，人还是头朝
下时，就立即开火了。敌机当即
被击落，当时双方飞机的距离仅
为120米。

在开火的瞬间，飞机上的相
机自动拍下了那一刻的画面。“之
后我得跟副师长汇报，副师长边
看胶卷画面边听汇报。他是个老
红军，也是经历过刺刀见红的老
战士，一看就说：‘这不是空中拼
刺刀吗？’‘空中拼刺刀’这个词就
这么产生了。”陶伟也被称为“空
中拼刺刀第一人”。

两个多月后，美国在《朝鲜停
战协定》上签字。“停战谈判从
1951年就开始了，打打谈谈，归
根到底还是靠战场上的成绩说
话。归根到底，中国人要有血性！
这股血性和拼搏精神永远不能
丢！”陶伟说。

敌人被手榴弹
“打成傻子一样”

1952年11月1日晚上，蔡兴
海所在的志愿军第12军某班9个
人，奉命从金城前线来到上甘岭

597.9高地的9号阵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开始了。

由于班长受伤，蔡兴海指挥战斗。
敌人的炮火延伸到阵地后面，蔡
兴海和战士们觉得敌人近了，迅
速从坑道中爬出来，趴在弹坑内
准备战斗。

他们看到200多米开外密密
麻麻卧着200多个敌人。蔡兴海
一看他们并没有向上冲，断定敌
人使用的是“假延伸”伎俩，是为
了把志愿军从坑道里轰出来。

他立即命令战士回坑道里。
刚进去，敌人的炮弹犹如雨点般
猛烈地袭来，战士们没有伤亡。

一轮炮火过后，敌人开始向
上移动。战士们冲出坑道，用手
榴弹退敌。敌人又开始使用炮
弹，战士们又进坑道。

经过反复较量，敌人也精了，
一见志愿军扔手榴弹，就躲进弹
坑里卧倒。手榴弹落地后爆炸，
只会向上产生杀伤力，威力大打
折扣。

这时，蔡兴海想到，敌人的炮
弹有时在我方阵地上空爆炸，弹
片就会向下冲击。如果有人站在
下面，必然受伤甚至死亡。

这时，一个克敌制胜的办法
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喊道：用手
榴弹“打空爆”！他一只手握紧手
榴弹，另一只手用力拉断拉火线，
手榴弹屁股冒起了青烟。他没有
立刻将手榴弹扔出去，而是把它
在头上转一圈，两三秒后才撒手。

手榴弹正好在飞到敌人头顶
时爆炸，敌人被炸了个正着。战
士们也把这个方法学了去。就这
样，敌人一次次被打退了。

最终，蔡兴海和全班战士以3
人轻伤的代价，打退敌人7次进
攻，歼敌4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
小兵群作战的范例。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在第三
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颁发的“第
三兵团记功命令”上，6人记特等
功，其中蔡兴海的名字与黄继光、
邱少云等并列。

上甘岭战役标志着志愿军在
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
权。美国四星上将弗里曼在谈到
上甘岭战役时曾慨叹：“即使没有
飞机大炮，他们也能把我们打成
傻子一样！”

志愿军战士被称为“最可爱
的人”，他们的故事永远值得我们
铭记。

据《环球人物》

即使走得再远
也要回到祖国
志愿军老英雄讲述背后故事

11月23日，经历70余年风雨后，第十批（25位）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终于归国。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北犯的所
谓“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从1951年7月开始，战争双方
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阵地攻防战，不少志
愿军战士牺牲在今韩国境内。

从2014年起，截至2022年，我国已经连续9年迎接9批共913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

▲抗美援朝时期的
陶伟（左）；2023年7
月，陶伟在山东济南
接受记者采访（右）。

1955年10月25
日，志愿军总部隆重
举行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


